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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二十大 抒写新湖南

汉诗新韵

李华章

去溆浦龙潭山背是我的一个夙愿。车过溆水

大桥，经统溪河、黄茅园，约两小时就到了龙潭古

镇。这是 14 年抗日战争最后一战的地方，此战是

“湘西会战”中打得最惨烈的一仗，也是打败日寇

的胜利收官之战。70 多年前的烽火硝烟已经散去。

但山背梯田的泥土芬芳却愈来愈浓，香气扑鼻。

花瑶梯田，位于溆浦县龙潭镇(古称龙潭司)

与山背周边地区。据老区长、镇党委谭书记介绍，

山背梯田始建于先秦，发展于宋、元、明、清，历史

悠久。自古以来，瑶族中的一个支系花瑶(现全国约

七八千人)与汉族黎民百姓，隐藏在雪峰山北麓这

片封闭的土地上，繁衍生息，用辛勤的劳动，以智

慧的创造，把一个个山包、一条条山湾、一片片山

坡开垦成大大小小、长长短短、弯弯曲曲的农田，

坡与坡相接，丘与丘相连，由山脚至山顶层层叠

叠，错落有致，千姿百态，形成诗意的美丽梯田，有

如高明画家绘出的一幅幅国画。由此，村庄叫山背

村，田名俗称“山背梯田”。又因为是花瑶人民首先

所开垦，故又叫“花瑶梯田”。

我们站立山顶极目眺望或俯瞰，那气势磅礴，

那雄奇壮丽，那鬼斧神工的自然景观，令人啧啧惊

叹，叹为观止！我的一声惊赞，千山回应不绝：美

——美——美啊，奇——奇——奇啊……

我自愧不是摄影家。可溆浦知名摄影家魏荣

光就在我的身旁。他二十年如一日，坚守在花瑶山

背梯田，一年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离开县城的家，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服务群众，寄住在这山村里，

行走于梯田中，爬坡登山，不怕风吹雨打，不怕烈

日暴晒，不惧大雪封山的严寒，和禾苗一起吸收、

生长，满身粘着庄稼的草腥味儿和汗水味儿，用自

己的慧眼抢抓最美的镜头，用心中的真情捕捉最

佳的画面，用绚烂多彩的作品与大山对话、与瑶民

对话、与心灵对话。他时而手指给我们看，前面那

一坡坡层叠的梯田，从左边到右边纵横 15 华里；从

下至上，由海拔 400 米上升到 1400 多米高，其分布

之广，落差之大，在国内非常罕见。他越说越自豪。

时而，他又手指远方的一个小山头，那缠绕的梯田

状如一只大田螺；而那座大山上的层层梯田好似

一座古塔，凌空飞升，奇妙之极，有着无穷的魅力。

这是花瑶人历经千百年所创造的经典杰作。如果

不是我亲眼所见，一定会以为是艺术家的虚构。

魏荣光翻开他出版的摄影画册《中国溆浦花

瑶梯田》，一边指点梯田，一边对照摄影作品。我越

看越激动。眼下正值金秋时节，放眼望去，上万亩

梯田的稻谷，如金带盘绕，似金龙腾飞，像金蛇狂

舞，整个山背金黄遍野，山风吹拂，如海似潮，一派

浓浓的山背秋韵。离几栋木楼不远处，有七八上十

个花瑶妇女，头戴圆圆的火红太阳帽，身穿翡翠色

的衣服，脚上裹着绑腿，光彩照人，妩媚而潇洒，正

在稻田中抬头拭汗，向着我们挥舞镰刀，那满脸的

笑容正是她们丰收的喜悦！这一幅色彩斑斓的丰

收图，正洋溢出花瑶族独特的风情画。老魏告诉我

们，这是一支至今依旧保持原始生态的少数民族，

比如“打泥巴订婚”“顿屁股”等婚礼习俗，新奇、圣

洁、浪漫和疯狂，既淳朴又奇异……

今日龙潭、葛竹坪仍流传一首花瑶民谣：

春看银波似明镜，

夏时翠玉绿茵茵，

秋观金塔澄澄黄，

冬雪遍地莹晶晶。

老魏翻开他拍摄的山背梯田春景之作，那一幅

幅翠绿的田园，堆绿叠翠，一丘丘水田，似一面面银

色的镜子，绿绿的秧苗沐浴着春风春雨，绿意盎然，

生机蓬勃。尤其是花瑶人民在梯田犁田耙田时，传

来犁耙水响的声音，宛如一支支大地迎春的交响

曲，瑶山春韵回荡在山背云天，别具风情，如诗如

画。我们站在春天的山背，可尽享视觉艺术的盛宴。

冬天的花瑶梯田，那山舞银蛇，苍龙横空，那

白雪皑皑，银光闪闪，那环环白玉直砌云端，真是

壮观至极，这是千百年来花瑶人民勤劳和智慧的

结晶，带给人以艺术的魅力与心灵的震撼！

翻过一匹山坡，山道弯弯，坎坷不平。可是老魏兴

致勃勃，连说那边有一块神奇的“变形石”。我们从背后

观看，呈现大象、类人猿和眼镜蛇的头型；从左侧观看，

像一只鸟头在张望等多种动物之形，的确罕见。谭书

记老到地说：三分形似，七分想象，越看越像。可也有美

中不足。所在的地势更显眼一些就好了。但这的确是

老魏近两年踏遍山背的旮旮角角的新发现，在他

的心目中，是绝不错过不寻常的精彩的。

阳光灿烂，走在温暖的山背花瑶梯田上，常常

伴有清清山泉在小溪沟流淌，潺潺淙淙，叮叮咚

咚。真正应验了“山有多高，水有多高”这句老话。

在山背还可添加一句：水有多高，梯田就有多高。

山高水长的天然条件，既自流灌溉层层梯田，又装

扮梯田之秀美，山因水而生动、而妩媚。

车过葛竹坪山背村与邻村交界处的公路旁

边，望群山环抱，听泉水叮咚，环境十分优美，梯田

风光迷人。老魏叫停车，带我们去闻一块“香地”的

神奇味道。他说，这块土地竟散发出奇特的香味

来，一年四季如此。我们驻足深呼吸一下，果真闻

到一股香味；但走出 100 多米，香味随即消失。究竟

是怎么产生香味的呢？当地百姓众说纷纭。有的说

是从岩石中发出的；有的说是泥土里散发出来的，

等等。据有关专家分析，这种香味可能是岩石或泥

土中放射出的一种微量元素，也可能与这种微量

元素受气候、温度影响有关……山背花瑶梯田中

的这块“香地”，正等待人们前去揭开谜底，而成为

让世界惊叹的神奇嗅觉景观。

花瑶梯田，是人类最伟大的古老工程之一，足

可与世界知名景点哈尼(云南元阳)梯田相媲美。花

瑶，是一个洋溢诗情画意的民族；云端上的花瑶梯

田，则是展示在溆浦人民、中华炎黄子孙面前的一

幅雄奇壮丽秀美的画卷！

（外一首）

陈学阳

书院打坐江畔，月光在院内

漫寻古籍。有鼓声

自花岗岩中隐隐传来

鼓的一面，屏蔽市井喧嚣

另一面，唤醒衡湘文明

我们循着鼓声

与月光一起

寻找高度和深度

寻找诗与远方，以及七个

去而不归的古贤

衡州城北，青草桥下

有捣衣女子，捞月渔翁

亦有醉醄醄的诗句

从来雁塔尖涌来

邀人雅集：朱陵洞内

衡山邺侯书院

峰隐烟霞，楼藏林中

端居室

山腰无所不囊的书袋

三万轴古籍

秘藏着千余年前的对话

方圆动静，得誉奇童

四次辅佐，四次转身

功抛云外，心归山林

院门不谢月光与澄岚

不辞寺钟与梵呗

只关浮世苍凉

人流如潮。书院吞进一拨

又吐出一拨

世间陡然安静下来

就像落叶

终于放低飞翔的身姿

在邺侯铜像前

肃立，怀想

依稀看见唐朝烟云

与笑声中的刀俎

遂明白天下

乃是别人恣意纵横的球场

烽火塘田
——为塘田战时

讲学院而作

周琼 苏慧

一曲巨浪抒豪情，

那日潇湘大地赤潮涌。

凶凶铁蹄肆意横行。

炎黄子孙浩气卫国热血盈，

心连心，

惊天骇地向前冲，

驱赶鬼子力量无穷。

哎哟哟嗞哟，

塘田牵手驱云雾，

历史天空飘彩虹。

一轮红日升芙蓉，

今日碧波荡漾露笑容。

淙淙泉水心花放，

如同甘露陶醉百姓生活中

手挽手，

老街青石响叮咚，

小溪温柔又从容。

哎哟哟嗞哟，

花园桥上笑声浓，

卫家卫国最光荣。

小隐隐于野
大隐隐于市

——陶渊明与周敦颐之比较

广大

“进则朝廷庙堂，退而江湖山野”，自古，仕与隐，

入世与出世成为世人尤其是文人学士难以抉择的选

题。有人赞赏东晋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归隐田

园；有人赞赏周敦颐仕而不隐。但我认为，陶渊明也

好，周敦颐也罢，均是隐士。

只是前者之隐，其实是小隐；而后者，堪称大隐。

陶渊明并非没有“修身齐家平天下”的大志，早年

他也曾几度出仕。无奈宦海深深深几许，即便他有“四

十无闻，斯不足畏”之凌云壮志，即便心中有经世伟略

之才，官场上“心为形役”之苦屡屡萦怀不去。于是他

决然离去，从此种豆南山，采菊东篱，开田园诗歌之

山，成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照此，陶渊明理应摘得“大隐”之冠，为何笔者认

为其不过是小隐？原因无外乎三点：首先，如若“少无

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的陶渊明一开始就醉心田园，

远 离 尘 嚣 ，与 世 无 争 ，本 也 无 可 厚 非 ，亦 符 合 古 代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处世信条。却又

为 营 生 ，被 迫 出 仕 ，历 经 一 番 宦 海 浮 沉 ，再 中 道 易

辙，回归田园，未免有消极避世之嫌。其次，“学而优

则 仕 ”，“ 天 下 兴 亡 ，匹 夫 有 责 ”。十 年 寒 窗 ，满 腹 经

纶，姑且不说为国运筹帷幄，建言献策亦是基本担

当。更何况，东晋时期，社会黑暗腐朽，如若人人均

如其一般归隐田园，那么黑暗腐朽必将潜滋暗长，

个人的独善其身又怎能成全？再者，隐于野，就真能

超 然 世 外 了 吗 ？君 不 见 隐 居 后 ，陶 渊 明依旧屡屡被

慕名拜访，心境又如何能完全沉静？

而周敦颐则不同。他身处闹市，至诚主静，但又

无碍于他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光风霁月，无碍于他

文以载道，施福于民。一方面，他认可陶渊明菊之爱

的隐逸之风，但另一方面他并未盲从艳羡，而是在

托莲花言明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君子志趣的同时，

不避世，敢于担当。明知直 言 北 宋 积 贫 积 弱 的 局 面

可 能 会 招 致 祸 患 ，仍“ 知 其 不 可 而 为 之 ”，倡 导 提

倡 认 识 天 下 之 势 ，主 张 新 政 变 革 。在 水 深 火 热 的

官 场 中 ，他 不 追 求 个 人 的 荣 华 富 贵 ，却 也 不 知 难

而 退 ，而 是 怀 揣 着“ 兼 济 天 下 ”的 赤 诚 ，为 民 奔 命 。

也 许 每 日 案 牍 劳 形 ，公 务 缠 身 ，但“ 人 间 有 味 是 清

欢 ”，在 洞 察 黑 暗 之 余 ，能 不 与 其 为 伍 ，反 而 敢 反

抗 ，又 何 尝 不 是 心 境 的 修 炼 ，是 世 外 之 超 脱 ？更 何

况 隐 与 仕 从 来 不 是 非 此 即 彼 ，“ 鱼 和 熊 掌 不 可 兼

得 ”的 一 元 论 。“ 心 远 地 自 偏 ”，只 要 心 境 淡 泊 ，何

处 不 是 隐 居地？

入乎内钩沉历史，出乎外烛照世相。当今社会，汲

汲名利者，众生相也；厌世归隐者，有之。余以为，追名

逐利也罢，厌世归隐也好，均非人之常情。但无论何

时，守住心灵的净土都是幸福处世的根基。如若未能

像陶渊明一样小隐隐于野，不如效仿周敦颐，随时保

持一颗“兼济天下”之心的同时，开垦一方心灵净土，

让自己的灵魂随处可栖。

云
端
的
花
瑶
梯
田

遥忆喀纳斯湖遥忆喀纳斯湖遥忆喀纳斯湖遥忆喀纳斯湖遥忆喀纳斯湖遥忆喀纳斯湖遥忆喀纳斯湖遥忆喀纳斯湖遥忆喀纳斯湖遥忆喀纳斯湖遥忆喀纳斯湖遥忆喀纳斯湖遥忆喀纳斯湖遥忆喀纳斯湖遥忆喀纳斯湖遥忆喀纳斯湖遥忆喀纳斯湖遥忆喀纳斯湖遥忆喀纳斯湖遥忆喀纳斯湖遥忆喀纳斯湖遥忆喀纳斯湖遥忆喀纳斯湖遥忆喀纳斯湖遥忆喀纳斯湖遥忆喀纳斯湖遥忆喀纳斯湖遥忆喀纳斯湖遥忆喀纳斯湖遥忆喀纳斯湖遥忆喀纳斯湖

向宏恩

日居月诸，回湘工作已二十余年，每当忆

起曾奋斗十年的新疆，尚留在脑海里大多是一

些记忆的碎片。在那遥远的地方，唯有喀纳斯

湖裹着人与自然的大美印刻在心壁之上。

二十余年前的一个清晨，车从布尔津县城

出发，公路沿布尔津河逆流而上，穿行在沉沉

雾霭之中，偶尔听到河里的涛声回荡在峡谷

里，如洪钟大吕；时而彩色的山坡映入眼帘。

喀纳斯湖就这样平静地展现在眼前。说她

静，是因为她深藏在阿尔泰山重峦叠嶂的高山

峡谷之中；说她静，是因为她安详在遥远的北

国边境线上；说她静，还因为她由现代冰川溶

化堰塞而成冷艳其身。

八月的喀纳斯湖已是纯金时节。天高云

淡、碧空如洗，层林尽染，满目流金。深绿的山

坡透出一片片黄枝红叶相间、青山白雪相连的

色块，湖畔的白桦、红松、冷杉等树呈现金黄、

橙红、黛绿交融的色彩，烘托着山顶耀眼的银

光，投映在翡翠般的喀纳斯湖面，光彩夺目，令

人沉醉。喀纳斯的蒙古语之意为：“美丽富饶，

神秘莫测”。

刚坐上皮艇时我们三人还很兴奋，因为这

是第一次荡舟在喀纳斯湖上。湖面近处只见粼

粼波光，但放眼望去，湖面如一面巨大的镜子。

可当皮艇开到湖面时我们才发现，越往湖中间

风浪就越大。皮艇此时就像一片树叶，被风浪

随意拍打，随时都有可能被掀翻。波浪短促而

高大，愈是往湖心，愈加变成了凶猛的波涛，皮

艇左右颤动摇摆着，被风浪肆意蹂躏。

登上六道湾码头，见湖边有枯木漂于水

上，一排排沿湖岸排过去，形成一道长堤。便问

我的学生吐古曼，她说，这叫千米枯木长堤。按

说，洪水涨时，枯木会漂向下游，但多少年来，那

些枯木却奇怪地浮动逆流而上，长长地横列在

喀纳斯湖的最上游六道湾。有好事者，把枯木扔

到下游五湾里，那枯木还是执著逆流而上，回到

上游六道湾老地方，与枯木长堤连为一体。

每当洪水季节，河水将上游大量的枯木携

带漂入湖口，后因强劲的谷风，在遇到喀纳斯

湖南面巨大山体后，风力变向，将漂入湖中的

浮木推动着逆流长漂，日积月累逐渐在湖口汇

聚堆叠成一条两百余米宽，两千余米长枯木纵

横交错的“千米枯木长堤”这一奇特的自然景

观，这些枯木随着水的涨落而浮动。

我说，大自然的神诡，总是超出人类的想

象，吐古曼附和道，那是。

远眺阿尔泰山脉的主峰友谊峰，她高昂起

头颅，身着银色的素装，亘古凝视着我们。是她

绵绵不绝地为喀纳斯湖输送着生命的血液。

雨下起来了。在雨水的洗刷中，我们向一

个山顶攀去。当我们清晰地看到“一览亭”几个

字眼时，海拔两千余米的山顶已蜕去云遮雾

罩。看看表已是十点多了，此时，一轮斜挂着的

朝阳从如洗的晴空中露出笑脸，远近雪峰，在

朝阳的反射下闪出红光。脚下的白色云海，浪

涛般随风翻滚，时而露出一块如镜湖面，时而

露一片绿色的林海。那迎面而来的彩云，带着

太阳反射而来的霞光，千姿百态，变幻无穷，让

人目不暇接。

渐渐地，太阳升高。遥望西岸的山谷，奇异

的景观吸住了我们的眼球。太阳照射在山谷的

云雾，蒸腾中，一个半圆形的巨大彩色光环，七

色具备，鲜艳夺目。随着约二十分钟奇观的消

失，我们的目光又回到吐古曼的身上。她说，这

叫“云海佛光”，是喀纳斯湖的独特景观。

刚到一览亭时，见湖水呈墨绿色，太阳的

照射下，湖水又变成了乳白色，仅短短的一个多

小时。吐谷曼介绍道，喀纳斯又一特点，称“变色

湖”。湖水随季节和天气的变化而变换颜色。

从每年的五月，冰雪消融，湖水幽暗，呈青

灰色；到了六月，湖水随四周的植被泛绿，呈浅

绿或碧蓝色；七月以后洪水携来友谊峰喀纳斯

现代冰川刨蚀的冰碛物大量含于其间的花岗岩

粉末冲入湖中，湖水呈乳白色；八月湖水受降雨

影响，呈墨绿色；九、十月，湖水补给明显减少，周

围的坡上的植被色彩斑斓，一池翡翠耀眼夺目。

同一季节的不同天气，站在湖的不同角度

去观赏喀纳斯湖，特殊的水质与山色折射而生

出迥异的色彩。喀纳斯湖被群山环抱，在高原

蓝天白云的大背景下，湖水、阳光和云层的映

射，山色反射在湖中，一日之中色泽变换。

喀纳斯水怪，我通过不同渠道早有所闻，

到了喀纳斯湖的最佳观测点，我们却没能亲眼

目睹。吐古曼却以一个专业工作者的身份，娓

娓道来。

据当地图瓦人民间传说，喀纳斯湖中有巨

大的怪兽，能喷雾行云，常常吞食湖岸边的牛

羊马匹。这种传说，自古及今绵延不绝。有游客

和科考队员从“一览亭”亲眼观测到巨型动物

成群结队，掀波作浪，形成一个长达数十米的

黑色物体在湖中慢游，一时间把“水怪”传得沸

沸扬扬，神乎其神，为美丽的喀纳斯湖增添了

几分神秘色彩。

喀纳斯湖的神秘大概和水怪的传说相关。

据一些专家的考察推断，所谓“水怪”其实是那

些喜欢成群结队的大红鱼（哲罗鲑）。这是一种

生长在深冷湖水中的“长寿鱼”，其最长寿命可

达两百岁，体长可达二至三米，体重达几百公

斤，因鱼体成淡红色而被俗称“大红鱼”。其为

性情凶猛的食肉性鱼类。一九八四年曾捕到一

条重达三百六十五斤的大红鱼，剖开腹肌后，

腹腔内发现了两只被吞食的整体野鸭。

对于这种说法，当地图瓦人并不相信。在

他们的传说中水怪能吃掉整头牛。但水怪长什

么样，谁也说不清楚。他们的前辈还有过几次

捕捉水怪的尝试，但都以失败而告终。所以图

瓦人既不在湖里捕鱼，也不在湖边放牧。

各种争论没能形成一种科学结论。水怪给

喀纳斯湖留下了一个尚未解开的谜。

暮色苍茫，吐别克村的轮廓就展现在我们

眼前。它坐落在喀纳斯湖西岸四道弯处的一处

开阔的林间空地上。地势平坦，草木茂盛，七八

栋圆木垒成的尖顶木房，稀疏地撒落在桦树和

冷杉之间。这里的图瓦人远离喧嚣，与大山为

伴，以湖水为伍，与林木花草共度春夏秋冬，过

着极为自然而恬静的生活。

暮色中，图瓦村里那些带有尖顶、颇具瑞

士风格的小木屋，升起袅袅炊烟，图瓦人又进

入他们劳作一天后的平静夜生活。小屋旁边的

冷杉三三两两地散布着，高大而笔直，白桦树

一棵一棵散落在冷杉之间，树干雪白，蓬劲的

树冠，似一把把大伞，撑出一团团暮云。

马蹄发出清脆的声响，回荡在四周山林寂

静的谷地间，惊动了几只小狗叫着奔向我们。

吐古曼及两位图瓦姑娘带着我们走进了

一栋小木屋。温暖的小木屋里，女人在做饭，男

人在炖肉，油灯在炉火的闪动下，显得并不昏

暗。清炖羊肉冒着热气，烤馕以及一些图瓦人的

特色菜肴摆满木桌。吃着手抓肉，嚼着烤馕，喝

着马奶酒。方知木屋的主人叫托乎达大叔。他有

四个女儿，今天骑马接我们的是老大和老二。

喝了几杯马奶酒我便觉得有些晕乎。托乎

达大叔也有了酒意。吹起了图瓦人独特的乐器

三孔“苏尔”。在托乎达吹奏“苏尔”的氤氲中，

吐古曼与托乎达的女人和四个女儿便翩翩起

舞，也拉我们舞起来……

醉了，山背花瑶梯田的金秋。 魏荣光 摄

石鼓书院的
月光


